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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耘

景德镇，仿佛一个梦，一个令人魂
牵梦绕的地方。

从景德镇回到许昌，我常常在寂
静的深夜聆听来自景德镇的瓷器与心
底碰撞的声音，仿佛闻到了景德镇泥
土的芬芳，陶泥的味道在我的梦境中
弥漫。因为对景德镇瓷器的挚爱，那
景德镇追梦人的身影也拥有了令人着
迷的记忆。

我怀念梦中碧如玉带的昌江，涵
养了千年不衰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哺
育着景德镇一代又一代能工巧匠、名
家大师；我怀念昌江两岸照亮景德镇
古城的万家灯火，和那灯火阑珊处迷
人的陶溪川国际瓷器大集；我怀念昌
江满载瓷器川流不息的帆船，在千年
风雨中日夜兼程，把精美的瓷器运往
世界各地，使梦想成真。

初见景德镇，清澈的昌江像一条
玉带绕着古城缠绵而过，在暮色和江
水氤氲中，透着几分南国春日里的暖
意。吟诵着明代诗人缪宗周的动人诗
句“陶舍重重倚江开，舟帆日日蔽江

来；工人莫献天工巧，此器能输郡国
材”，我来到景德镇，寻访三宝国际陶
艺村。走在山谷溪边，双脚虽沾泥巴，
我心中却似那飘来荡去的云雾，湿漉
漉、温润润的，溢满感怀和欣喜。

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昌江上游的景
德镇，以生产陶瓷蜚声世界。它是古
代瓷都，生产陶瓷的历史长达 2000
年，现在仍然是以生产瓷器为主的工
业都市。景德镇以前叫新平镇、昌南
镇，宋真宗以其年号“景德”命名，
从 景 德 元 年 （公 元 1004 年） 至 今 。
景德镇能以皇帝的年号命名，这在全
国也是凤毛麟角的事，应该说是一种
殊荣。在宋代，景德镇的清白瓷窑场
鳞次栉比，呈现“村村窑火、户户陶
埏”的兴旺景象。三宝国际陶艺村的
入口附近正是五代时期的湖田窑，这
里创烧的青白瓷，色泽如玉，装饰瑰
丽，以质纯工巧而冠绝群窑，是最能
体现宋代制瓷水准的瓷器品种，湖田
窑也是位居宋代六大窑系之首的青白
窑系的代表窑场。

行至山谷深处，便是瓷源。三宝
有 1000 多年的瓷土开采历史，因在五

代时期日产优质瓷土价值 3 个金元宝
而得名。朋友告诉我，现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三宝，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还只是一个小村庄。1998 年，从国外
学成归来的陶瓷艺术家李见深，在三
宝村租了十几间民房，开始进行陶瓷
创作和国际陶艺交流。从 2000 年正
式开放以来，已有近千名外国陶瓷艺
术家来这里创作、交流、访问，常住的
有 500多人。

景德镇以其宽广的胸怀吸纳国内
外人才在这里创业创新。朋友的学生
杜彦新，大学毕业后远离家乡来到三
宝 创 业 ，至 今 已 研 发 30 多 种 陶 瓷 作
品，销往世界各地。三宝已经成为“景
漂一族”的聚居群落，陶瓷雕塑、绘画、
书法、饰品、创意产业等，在注重彰显
个性文化价值的“景漂一族”带动下蓬
勃发展。

一个个瓷窑隐藏在景德镇各处，
表面上看不出热火朝天的景象，但是，
越过高高低低的墙头，会看到一些走
来走去的人影，看到一排排打磨好的
泥胎，看到一箱箱整装待发的瓷器。

在景德镇繁华的市井之中，有许

多高墙深院，院中高高的烟囱，深锁着
一个个有关陶瓷的传奇故事。朋友
说，当年这些高墙大院内都是陶瓷作
坊。路上，有人扛着做好的成品、半成
品，穿街过巷，走入各个作坊。

灯火辉煌的夜晚，行走在陶溪川
文创街区，适逢一年一度的陶瓷春季
大集，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在
精美的展台上展销自己的作品。陶溪
川国际陶艺邀请展也正在陶溪川美术
馆举办，来自英国、法国、印度和荷
兰等国的艺术家，以世界瓷都景德镇
为资源整合地，屹立于千年传统的肩
上，展望陶瓷未来的可能性。陶溪川
文创街区融传统、时尚、艺术、高科
技于一体，形成了“陶溪川”现象，
成为亮丽的城市名片和文化地标。

在青年陶瓷艺术家胡发烟的工作
室里，他正在用大写意的方法创作陶
瓷雕塑作品 《56 个民族 56 朵花》，准
备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国
雕塑作品展。作品人物形象生动，焕
发出生命的张力，给人以美的享受。

沐千年陶瓷文化风，饮万古昌江
碧水情。现在的景德镇已成为世界陶

瓷之都，集历代名窑之大成，展千年传
统之风采。和许多古风相传至今的古
城一样，景德镇有着基于自己的历史
故事、人文风情，景德镇人有着山外难
觅的朴实与真诚、开放与精明。他们
生命中的时光都与这陶瓷、这古窑、这
山水一同度过，他们在这片神奇而美
丽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桃花源般的
世界陶瓷之都。他们制瓷的工匠精神
历久弥新，他们敬业报国的工匠品质
让奋斗的岁月闪耀光芒。

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景德镇。当
你徜徉在陶瓷店铺林立的古街，站在
青砖黛瓦的屋檐下，凝望那斑驳的陶
瓷与精美的瓷板画；当你推开一扇古
老厚重的木门，抚摸那一件件无与伦
比的陶瓷作品；当你静坐在古色古香
的陶瓷店窗前，看景德镇陶瓷大学大
学生创业创新的忙碌身影；当你听景
德镇人奔跑追梦的急促脚步声，不由
感到自己仿佛也涌入景德镇人追梦的
洪流之中……

景德镇，真是一个追梦圆梦的地
方。

◎ 梦 回 景 德 镇

□张留周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 5 年了，每每
想起他，我眼前就浮现出他编苇席的
身影。

父亲命运多舛，7 岁时便没了娘，
跟着爷爷东奔西走，过着食不果腹的
日子。邻居大爷看父亲可怜，便带在
身边让他帮忙做杂务，给口饭吃。为
了让父亲掌握一门手艺，邻居大爷就
教他编苇席。编苇席不算啥技术活，
可要编得好，需要下一番苦功夫。父
亲不仅勤快，不怕吃苦，而且有股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几年时间，他
便把师傅的技艺学到手，苇席编得又
快又好，很快在十里八村出了名。14
岁起，父亲可以独立门户了，就开始一
个 人 带 着 一 把“ 五 尺 ”（编 苇 席 的 工
具），走南闯北打天下。

在那个靠体力吃饭的年代，撑起
一个 12 口人的大家庭，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身材矮小却坚韧的父亲，
从不怨天尤人，一个人默默吞下委屈
和心酸，靠勤劳的双手撑起了一方晴

朗的天空。在我的记忆里，他白天下
地劳动，晚上在家编苇席，总有干不完
的活。可以说，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
编苇席。在编苇席时，他忘记了忧愁
和压力，找到了自信和快乐。

小时候，村外绕过一条小河，小河
两岸长满了芦苇。深秋时节，芦苇挺
拔，芦花灰白，秋风吹过，苇叶沙沙作
响，一排排白浪此起彼伏，像波涛汹涌
的大海。霜降到了，苇叶变黄脱落，高
过人头的芦苇也该收割了。父亲拉着
架子车，慢慢地向村里走，看着满满一
车的芦苇，我真担心芦苇会塌下来砸
着他。

芦苇拉回家，靠院墙立着晾晒，十
天半月后就可以剥苇皮了。剥苇皮是
编苇席的第一道工序，算是最轻松的
活，一般都交给孩子们干。我们边干
边玩，少不了被大人数落几句。剥完
苇皮，芦苇顶端的苇毛被剪下来，结实
的绑成小扫帚，柔软的塞进鞋子里。

剥完苇皮就进入第二道工序：破
苇秆。破苇秆有一些技术含量，要两
只手配合，力量适度，破出来的苇秆才

粗细均匀。我们常常拿不准，所以一
般情况下父亲亲自干。吃过晚饭，父
亲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坐在院子里破
苇秆。大的苇秆用铁筒状的苇穿子，
一劈三份；小的苇秆用镰刀从中间划
开，一分为二。父亲熟能生巧，不用眼
睛看，两只手习惯性操作，劈出的苇秆
粗细均匀。每天晚上，父亲在院子里
劈苇秆的声音，成了我们家最动听的
音乐。

第三道工序叫碾苇篾。苇篾又硬
又脆，需要头一天晚上喷上水，翌日用
石磙反复碾柔软了，才可以编苇席。
我家堂屋角落里，放着一个青石磙。
石磙表面光滑锃亮，因为它是父亲的
宝贝，平时没有人敢碰。碾苇篾也不
简单，力量不均，石磙会从苇篾上滑
落。速度太快，又碾不出效果，所以父
亲很少让我们帮忙。早晨，父亲常常
一个人赤脚站在冰冷的石磙上，手里
拿一把“五尺”，一会儿前蹬，一会儿后
退，像一名杂技演员在娴熟地表演。
沉重的青石磙像有灵性，在父亲脚下
听 话 地 前 后 滚 动 ，很 快 便 碾 好 了 苇

篾。小时候，父亲站在石磙上的样子，
像一位胸有成竹的魔术师，我们很羡
慕。家里没人的时候，我也曾偷偷踩
上去，可总也学不会父亲的样子。

碾好了苇篾，就要编苇席了，这是
最关键的工序。父亲拿一把“五尺”，
在堂屋中间蹲下，把苇篾放在触手可
及的地方，横竖穿插，很快就编出一个
方形的基础。他身子前倾，左手抬，右
手压，一根根苇篾被依次编织进去，发
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像在演奏一首动
听的乐曲。每每此时，父亲便哼起喜
欢的豫剧唱段，一改往日严肃深沉的
样子，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一双粗
短皲裂、老茧丛生的手，竟能编出如此
精致的工艺品，我打心眼儿里钦佩。
下雨天，门外淅淅沥沥，屋内窸窸窣
窣，屋檐下燕子叽叽喳喳，再加上父亲
高兴时哼唱的小戏，组成一曲和谐动
听的农家交响乐，令人百听不厌。

苇席编好后，进入最后一道工序：
扦边。父亲往粗糙的席边洒水，浸泡
柔软后用一把特制的刀子，将带尖的
篾头一根根插进去，碾压几遍，就大功

告成了。编好的苇席有大有小，用途
各异。有的用来铺床纳凉，有的用来
搭棚贴墙，不一而足。最好看的是婚
床用的苇席，上面有大红色的图案，喜
庆吉祥。那个年代，苇席是农家不可
或缺的用品，不仅物美价廉，而且经久
耐用，很受欢迎。所以，编苇席给我们
家带来了福音。我们姊妹几个靠着这
点儿收入，都走进学校读书，了却了父
亲的心愿

整个寒冷的冬天，父亲一直在默
默地编苇席，编好的苇席被一捆一捆
地背到集市上卖掉。父亲没有上过
学，他常常说，自己没本事，凡事不能
偷奸耍滑，只有多干点儿，才能赶上别
人。种地，父亲总要比别人家多翻地、
多施肥、多除草，所以我家种的粮食又
多又好。编苇席，父亲用好材料，下真
功夫，不偷工减料，所以他编的席结实
美观，背到集市上很快就被抢光。

一张苇席，一幅图画，一世情缘。
如今父亲离我们而去了，可他永远在
我们心中，留给我们一笔受益终生的
精神财富。

◎编 苇 席 的 父 亲

我的姥爷
□娄志强

谈到家风家规，我不由想起了已经
过 世 32 年 的 姥 爷 —— 朱 金 生 。 这 位
1948 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世时的点
点滴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姥爷生于 1903 年。当时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他长大结婚后育的 9 个孩子

（6 男 3 女），由于颠沛流离、躲避战乱等
原因，大多不是早早夭折，就是被饿死冻
死。听说我有个舅舅，被国民党兵抓去
当壮丁从此失去了音信。到最后，姥爷
只剩下我母亲这么一个孩子。我们姐弟
4人，从小就是在姥爷、姥姥家长大的。

听母亲说，姥爷是 1948 年入党的。
当时正处于国共两党“拉锯”状态，做党
的革命工作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解放战
争中，他带领民工到淮海战役的前线运
送过物资，抢救过伤员。新中国成立后，
他在我们老家做过 13 个村的村主席。
再后来，因为他没上过学，不识字，就在
生产大队当了治保主任，一干就是好多
年。

在我的印象中，姥爷是一个脾气暴
躁、胆子特别大、原则性特别强、一心为
公又很倔强的老人。他思想觉悟高、党
性强，可有点儿认死理。当时母亲也是
村干部，村里的支部会议偶尔会在我们
家召开。开会时，只要听说有干部办事
不公或者占公家的小便宜，他就会当众
把他们骂得体无完肤、站不住脚。我们
大队的支部书记旺舅，也是一位德高望
重、原则性很强的老党员，可他总是躲着
姥爷走，轻易不敢见姥爷。

姥爷在生活上极其节俭。小时候，
我经常和姥爷在一块儿吃饭，每当他看
到我掉在地上的饭粒，总会一边唠叨一
边捡起来自己吃掉。

姥爷是大公无私的。随着年龄渐
长，姥爷的身体大不如前，组织上照顾
他，让他去看我们生产大队的果园或菜
园子。他经常带我和弟弟一起去。但
是，每次去果园或菜园子，我们都不敢偷
偷捡拾落在地上的熟柿子或被鸟啄落的
瓜果，如果捡拾被他看到，轻者挨骂，重
者挨打。虽然他对我们疼爱有加，平时
跟他出门，我们走累的时候，他经常让我
们骑到他的脖子上，驮着我们走，但是，
在公与私方面，他从不让我们占公家的
任何便宜。

姥爷勤劳、本分有耐力。农忙时，姥
爷会和我们一起下地干农活。农闲时，
他还会带着我们一起到外面干活。干活
的时候，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你们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干活就
像吃饭一样，要一口一口地吃，慢慢来。
轻来轻去搬座山，干活要有长劲儿……”

这就是我的姥爷，一位一心为公、刚
直不阿、坚持原则、爱憎分明的老共产党
员。在他的呵护和言传身教下，我养成
了不拿别人的东西、不贪占小便宜、不搞
特殊化、勤俭节约等好习惯。长大参加
工作后，在他的教导下，我不怕困难、甘
于 吃 苦 、敢 于 担 当 、公 私 分 明 、疾 恶 如
仇。有人说，家风家规就像传家宝、接力
棒，将随着子孙的成长进步代代相传、发
扬光大。

感谢我的姥爷，您留下的好家风，我
们一定传承下去。

□于晓玲

两个月前，父母因拆迁搬进了新
居。自从他们搬进新居，我就给自己
定下一条规矩，每周到他们那儿住两
晚，帮他们打扫一下卫生，也陪他们
说说话。

父母的新居在小区最前面的一
栋楼上，采光很好，窗前不远处是一
片麦田。有时候二姐也去。我们收
拾完屋子，总是一起出去散步，说说
家长里短，任熟悉的乡野的风吹在身
上，仰头看看还算皎洁的月光，感觉
这里就是家。

夜里睡眠还好，醒来已是早上 5
时。二姐起床后要出去做工，而我
起床后要梳头洗脸。这时，父亲也
起床了，在客厅里咳嗽着。他气管
不好，早上总要咳嗽一阵。母亲则
披衣靠着床头坐着，看我们在那儿
各自忙活。

梳洗罢，我对父亲说：“走，咱们
出去转转吧！”父亲答应一声，和母亲
说：“我们出去转转啊！”然后，他穿上
一件外套，和我一起走了出去。外面
已经有人起床散步了，大门口的早餐
摊上，有穿着迷彩服的民工在用餐，
包子、豆腐脑、胡辣汤，生意好得很。
这时，一辆三轮车在我们身边停下，
一 看 ，原 来 是 老 街 坊 。 嘘 寒 问 暖 一
番，他们说是来小区看房子的。他们
的房子正在装修，准备过一段就搬过
来住。

告 别 老 街 坊 ， 我 们 继 续 朝 前

走。不远处有一条田间小路，两边
种的都是麦子，还有一个桃园。我
提议道：“不如到那里转转吧，空气
还好。”父亲答应了 ，和我一起走上
那条田间小路。

小路的两边长着伏地的青草，中
间是被踩得发白的小道。正是麦梢
黄的时候，两边的麦田金黄中透着
青，那颜色让人想起初秋时的银杏
叶，真是漂亮极了。我问父亲：“再
有几天就能割麦了吧？”父亲说：“6
月 5 号左右吧。”家里还有一亩多麦
地，父亲说：“我和你妈商量好了，
等收割了让你大姐、二姐和你每人
拉回去几袋，她们都没有地了，自己
家的麦子磨的面还是好吃些。”我点
头称是，弯下腰掐了一穗麦子在手里
揉着。

父亲继续朝前走着。这时，太阳
升起来了，阳光洒在田野上，麦子更
显得生机勃勃。父亲走在那条田间
小路上，我禁不住拿起手机，以麦田
为背景，给父亲照了张相。

翻看那张照片，只见我长长的影
子映在麦田里，父亲的手背在身后，
坚定地朝前走着。因为离得远，父亲
的背影看起来很小，我却似乎听到了
他年轻时铿锵的脚步声。

我把照片发到朋友圈里，立即
有朋友点赞。他们赞叹朝阳下的麦
田景色之美，更有一位爱好摄影的
朋 友 打 来 电 话 说 准 备 周 末 去 拍 照 ，
只有我，为记录下了那美丽温馨的
一刻而欣慰。

◎和父亲一起散步

天空之镜 辛华 摄


